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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满城飞絮时，各地用不同手段治理却难见明显效果

“人絮大战”：一场无法速胜的“持久战”
“前方防治杨柳絮，请行人注意避让！”4月8日6时40分，济南黑虎泉景区的广播声划破清晨的宁静，

一艘作业船正沿湖巡航，工作人员操纵高压水枪向垂柳枝冠喷射。百米外的黑虎泉西路上，130余棵柳树
正上演“四月飞雪”，车辆碾过地面絮团激起二次扬絮，过往路人或拉下头盔的护目镜，或紧捂口罩疾行。

随着春天的到来，飞絮也如约而至。非止济南，几乎所有北方城市都陷入一年一度的“人絮大战”当
中。为什么“人絮大战”年年都要上演？这场“战争”有终结的可能吗？

文/片 巩悦悦 实习生 任奕柯
济南报道

现场探访———
飞絮如雪飘扬
市民苦不堪言

8日，记者在济南黑虎泉景区
看到，三名身着荧光服的工作人员
正驾驶作业船，手持喷水管向空中
的柳树喷射，试图将枝头的白色绒
毛打落。黑虎泉昔日“皆若空游无
所依”的景观水面，此刻已成絮状
物的“白色战场”。

而在景区西侧的黑虎泉西路
上，一公里内栽种了130多棵柳树，
不少柳树的枝头挂满了白色绒毛。
一阵风过，绒毛扑簌簌落下。途经
此处的市民或拉紧口罩，或掩鼻疾
行。一位未戴口罩的市民在等红绿
灯时，匆忙用衣袖捂住口鼻，他向
记者抱怨道：“白毛毛吸进鼻子难
受极了。”

非止济南如此，记者近日在淄
博、滨州等地发现，柳絮也已成为
春季的“固定烦恼”。公园里，晨练的
市民全副武装，把头部包裹得严严
实实。而在街道上，不断有环卫工
人在清扫堆积成团的飞絮。济南的
芦先生不久前去烟台出差，他告诉
记者，烟台街头空气中飘浮着并不
算多的“白毛毛”，但这却让飘絮过
敏的芦先生避之不及。行走在工地
上的他戴着口罩，但仍忍不住打了
一连串喷嚏。“每年这时候都这样，
鼻子痒、打喷嚏，出门必须全副武
装。”他苦笑道。

社交平台上，“纷飞的飘絮”也
成了热门话题。网友在评论区里的
留言五花八门，有的说“出门像在
闯关，帽子、口罩、眼镜，缺一不可”，
也有的说“环卫工人看着都头疼，
扫不完，根本扫不完”，甚至还有网
友直言“鼻子难受死了，干脆把这
些杨柳树砍了得了”。

记者调查———
多地大战飞絮
各有各的高招

面对漫天飞絮来袭，饱受困扰
的市民也不会无动于衷。一场“人
絮大战”随之而起，北方城市各显
神通。

淄博市临淄区派出“降絮突击

队”，雾炮车与高压冲气车实施空
地协同；滨州市启用无人机喷洒高
分子聚合物抑制剂，使飞絮在树上
黏结脱落；河北邯郸市则出动大型
水车昼夜作业，对70余条主干道实
施循环覆盖；北京市园林部门采取

“精准标记雌株+定向修剪”策略，五
环内毛白杨雌株均被贴上红色标
签，工作人员优先剪除其密集枝
条……

然而，市民感知与治理投入形
成了鲜明反差。不少采访对象告诉
记者，他们的直观感受仍然是“治
理不断，飞絮不绝”。

淄博临淄玉禾田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园林经理于倩倩坦言，最近收
到了不少市民投诉，这让他们非常
头疼，也在积极想办法治理。据她介
绍，大家的高频诉求主要集中在“如
何减少飞絮量”“是不是考虑把产飞
絮的树种都换了”，每接到这类问
题，于倩倩都会和市民耐心解释，并
告诉对方“洒水车、雾炮车正在作
业，我们正着力削减飞絮量。”

“今年的飞絮要比往年更早一

些。”据于倩倩介绍，去年冬天基本
没有大降温的情况，大家会发现开
花早、病虫害小牙虫露头也早，这
加速了柳絮的快速产生，“温度较
高，是诱发飞絮始飞的关键因素。”

据了解，杨柳树均为雌雄异
株，产生飘絮的是雌株。

“我们一直不间断在做，但与
满足市民的要求还有距离。”于倩
倩表示，他们一般会对杨柳树雌株
做好标记，剪除多余枝条，减少飞
絮的产生。除了物理手段，还通过
给杨柳树注射赤霉酸的办法，来抑
制飞絮总量。“通过物理化学治理，
飞絮问题最多能减少二分之一。”

专家释惑———
为何年年飘絮
说来要怪当初

飘絮为何年年治年年有？
“这是历史选择与自然规律的

叠加结果。”研究飘絮问题十余年
的潍坊学院园林系主任、副教授季
洪亮指出，产生飞絮的是杨树和柳

树。这些树木大多种植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当时，我国城市绿化刚
起步，杨柳树因生长速度快、成活
率高、养护成本低，对防风固沙、改
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环
境不断变化，过去的“绿化功臣”如
今成为“城市的烦恼”。

在季洪亮看来，杨树利大于弊，
在治尘、防风、防沙等方面的效果确
实好，但从四月份到五月底，在近两
个月的时间里，飘絮会比较多。

潍坊学院种植了不少杨树。据
季洪亮观察，前几天飘絮还零零散
散，这几就感觉到“很严重了”，而像
这样的杨树，在潍坊城区还有很大
体量，从源头上根治难度较大。

“我们做了好多分析研究，治
理飘絮的人力物力成本太大了。”
季洪亮表示，如今的治理无非是物
理方法和化学方法。其中，物理方
法主要是进行喷洒、修剪，化学方
法则是喷抑制剂。在这过程中，还
会面临很多现实难题，比如杨树个
头比较高，如何修剪是首当其冲的
难题。

有观测数据指出，当春天白天
最高气温连续三天超过25℃，最有
利于种子成熟，杨柳絮便开始飘
飞。进入4月以来，枣庄的杨柳飞絮
也迎来了始飞期，枣庄市气象局于
4月1日发布了今年首个杨柳飞絮
预报。根据预测，该市杨柳絮始飞
期为4月5日至7日，盛飞期为4月15
日至27日，预计5月中下旬结束。

季洪亮也表示，杨柳飞絮具有
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受树
种、热岛效应、小气候环境温度等
影响，飞絮期一般会从4月上旬持
续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

如何破局———
慢慢替换树种
方能根治飞絮

大量的杨柳絮给人们的生产
生活和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可能
有人会好奇，飘絮年年治年年有，
为什么不直接把杨柳树换掉呢？

据季洪亮观察，他所在的潍坊
市对飘絮治理力度就很大，已经砍
伐了居住区及学校附近的不少杨
柳树。但是砍伐的报批手续非常严
格，潍坊市的这种做法，短时间内
或许很难复制到更多北方城市。

为什么不能把树换掉？在于倩
倩看来，像临淄主城区行道树上直
径三四十厘米的法桐，包括一些粗
壮的杨柳树，换掉很可惜，且投入
成本大。不过，自从2019年负责城区
的园林养护以来，他们几乎不再种
植杨柳树了。即便遇到需要补植的
情况，也会选用白蜡、榉树等树种
取而代之。

季洪亮也认为，要想根治飘絮
问题，最长远的解决方案还是“慢
慢替换”，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治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
好，现在几乎不用低成本的杨柳树
了。再加上这类速生树种根须比较
多，扎根能力相对较弱，一刮大风
很容易发生倒伏，慢慢就被替换掉
了。”季洪亮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

早在清明节前，于倩倩所在单
位就收到了淄博市区两级调度，要
求确认杨柳树雌株并做好标记，提
前为后续修剪和针对性化学防治
做准备，“现在环卫和园林的车辆
仍在进行组合作业，我们想通过针
对性治理，减少飞絮对市民出行的
影响。”

在济南黑虎泉景区，一艘作业船正沿湖巡航，工作人员操纵高压水枪向垂柳枝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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